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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和深

在福建闽南，一砖一瓦砌成
的红砖古厝，不光是落脚的家园，
更是藏着乡土人情、传扬做人道
理的地方。在南安就有这样一座
古厝，两百多年来静静伫立，诉说
着主人陈金成低调行善、以德服
人的真人真事，这段佳话至今在
乡间口口相传，滋养着一代又一
代村里人。

两百六十多年前，陈金成打
算修建一座红砖古厝。当时世道
纷乱，兵荒马乱，为人低调的他，
不想太过招摇惹人注意，便特意
换上一身破旧衣裳：身上穿的是
打满补丁的麻袋衫，脚上踩着磨
得发白的草鞋，肩上挎着咸草编
的葭苴袋子，看上去普普通通，和
寻常乞讨的老人没两样，任谁都
看不出他是家境殷实、心怀善念
的乡贤。

为了选到上好的木料，他特
意跑到晋江的杉木行。一进店，

他就看中了一批埋在沙里的上
等杉木，质地结实、木料上乘。
他和气地走上前，耐心地跟杉木
行老板商量价钱。可这个老板
是个势利眼，只会以貌取人，看
他穿得破烂不堪，认定他是买不
起木材的穷人，不仅没好脸色，
还出言嘲讽：“你要是能拿出千
金，这些价值万贯的杉木，我就
全都给你！”

陈金成听了这话，不生气、不
辩解，神色平静得很。他慢慢脱
下身上的麻袋衫，露出了腰间紧
紧缠着的白银，拆开一数，不多不
少，正好是千两白银。杉木行老
板当场傻了眼，满脸羞愧，一句话
也说不出来，再也不敢小瞧人。

陈金成当场付清银两，立马
雇船，把这批珍贵的杉木全部运
回。等建好自家古厝后，还剩下不
少上好的木料，他丝毫没有动倒卖
赚钱的心思，二话不说，把剩余的
木材全部分给了村里家境贫寒、没
钱买建材、一直盖不起房子的乡亲

们，帮大家圆了建房安家的心愿。
这件事很快传遍了方圆百

里，乡亲们都被陈金成的智慧和
善心打动，纷纷夸赞他的品行，还
亲切地称他为“万金成”，这个美
名一直流传到现在。

老话常说，人不可貌相，海水
不可斗量。陈金成用亲身经历告
诉后人，真正有德行、有本事的
人，向来低调内敛、从不张扬；做
人千万不能以貌取人，更不能势
利待人。外在的穿着打扮都是虚
的，内心的善良、做人的诚信、处
世的品德，才是立身之本。

如今，这座历经风雨的红砖
古厝，依旧稳稳地立在乡村的土地
上，见证着岁月变迁，也传承着乡
贤精神。陈金成千金不炫富、行善
不留名的善心，低调谦和、厚德待
人的品格，成了村里最珍贵的家
风，时刻提醒着后人：做人要存善
心、行善事，谦和低调、以德立身，
这份千金难买的美好品德，永远值
得我们代代传承、铭记于心。

■马明建

母亲和邻居李嫂和好了。得
知这件事时，我只觉得不可思
议。在我心里，她们早已是积攒
了几十年恩怨的“仇人”，这辈子
怕是都解不开了。

其实早年，两家人相处得十
分和睦。我四五岁那年，李嫂总
往我家送东西：时令蔬菜、刚出锅
的油条，还有做针线活剩下的棉
布边角料。母亲也总记挂着，有
什么好东西也会送过去。那时
候，她俩好得就像一个人。

谁也没想到，两家反目，竟只
是因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

农忙时节，大人们都下地干
活，我和比我大一岁的华伟——
李嫂的儿子，在家门口玩耍。我
们玩着玩着便失了分寸，不知是
谁提议，竟把我家屋后的一堆柴
火点着了。火势越烧越旺，我俩
才知闯了大祸，吓得哇哇大哭。
正巧父亲从地里回来，见失火了，
便以为年纪稍大的华伟是主谋，
抱起他往火堆边虚晃了一下，想
吓唬教训他。

偏偏这一幕，被一个和李嫂
交好的妇人看在眼里，回头便添
油加醋地说给了李嫂听。李嫂一
听，当即怒火中烧，回来便和我父
母大吵一架。争执之中，难听的、
伤人的话，一股脑往外宣泄。

从那以后，两家人的关系便
降到了冰点。人跟人一旦结了仇，
总会想着争一口气、报复回去。

有一回，李嫂家的老母鸡跑
到我家院子里抢食，母亲气得要
把鸡掐死炖了。我连忙拦住她，
劝道：“咱们是邻居，真要是吃了
她家的鸡，她天天在门口骂，我们
日子也不得安宁。”母亲觉得我在
理，终究还是忍了下来。

后来李嫂家盖新房，为了出
气，故意把排水管正对着我家厨
房。每逢下大雨，雨水便顺着管
子灌进厨房，我们只能一盆一盆
地往外舀。

十几年过去
了，我成了家，盖起了
比她家更高的楼房。母
亲让我也把排水管对准她
家，我没有照做，母亲就在
我家厨房靠近李嫂家厨房

的墙上用砖垒了一堵一米多高的
墙。我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母亲
说：“我这堵墙是防盗的，有了这堵
墙，她想偷咱家东西过不来。”

我家房子刚装修好，李嫂便在
村里放话，说要把自家楼房扒了重
盖。母亲也不甘示弱，说她要是扒
房重建，我们就往上再加高。可最
后，李嫂没扒房，我家也没加高。
日子就这么别别扭扭地过着，我一
直以为，母亲和李嫂的恩怨，会带
进棺材里，一辈子都不会和解。

可不知从何时起，她俩竟悄
悄和好了。

我忍不住好奇，问起缘由。
母亲说，那年我大哥从房上摔下
来，李嫂天天过来探望——大哥
生前和她关系一向不错。起初母
亲从不理她，可日子久了，看着她
一趟趟跑来，心里终究过意不去，
便先开口打了声招呼。李嫂也顺
势喊了她一声“婶”，就这么一句，
几十年的隔阂，竟一下子消了。

“既然能和好，当初为啥吵得
那么凶，恨不得老死不相往来？”
我笑着问。

母亲有些不好意思：“那不都
是在气头上嘛。”

“气都生了，干脆一辈子别和
好算了。”我故意逗她。

母亲和李嫂和好后，母亲便把
那堵防盗
墙扒了。

■黄必良

早就听说泉州老城区有个礼让巷，真
要寻过去，是要费上一番周折。它没有西
街的喧嚣热闹，也不及中山路的车水马龙，
静静栖在老城东南一隅，少人问津。本地
人平日都顺口唤它“礼让巷”，但我反倒觉
得“礼谅巷”三字更显雅致，带着旧时读书
人的清润风骨，藏着泉州老城独有的含蓄
温厚。

说起巷名的由来，老泉州人大多能娓
娓道来。明代万历年间，巷内住着林、唐两
户官宦世家，林氏族人在京城官居御史，唐
氏族人出任地方指挥使。两家比邻而居，
却素来心生嫌隙。后来为交界地界筑墙，
彼此寸土不让、相持不下，一桩小小的邻里
纷争，竟拉扯了三年之久。

长久僵持之下，林家主事便遣人远赴
京城，想请身居高位的林御史出面撑腰。
一月之后，家人风尘仆仆归来，带回的既不
是撑腰的文书，也不是打点疏通的银两，只
有一首短诗：千里修书为一墙，让他三尺亦
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一纸家书，寥寥数语，林家众人读后默
然良久。主事起初满心憋屈，三年争执难
分胜负，如今反倒要主动退让，实在难顾颜
面。可细细品咂诗中深意，那份看淡纷争、
放下执念的通透，瞬间消解了满心执拗。
林家当即决意退后三尺，动工筑墙。

唐家听闻前因后果，心生愧叹，也主动
向后退让三尺。

一让一退之间，两户宅院中间，便空出
一条六尺宽的巷道。三年纠缠不清的地界
纷争，未曾靠权势相争、口舌辩驳落幕，反
倒因彼此的一份成全，就此烟消云散。自
此邻里和睦相守、世代相伴，这段佳话也伴
着巷间烟火，代代流传。

我时常心生遐想，四百年前那封家书，
是如何跨越千里关山，从京城辗转抵达这
座闽南小城？是驿马连夜兼程、满身风霜
奔赴而来，还是经由乡邻辗转托付、悄悄送
进这寻常巷陌？岁月倏忽流转四百年，诗
句里的豁达胸襟，时至今日，依旧能让途经
此处的人不禁动容。世人总执着于分毫输
赢，可“让他三尺”四字，说来轻易，真正践
行之时，最见一个人的胸襟与格局。

礼让巷的动人之处，从来不止于前朝
旧事。

那日午后到访，巷中格外清静，偶有电
动车浅浅掠过巷口的声音，转瞬便消融在
幽深巷陌里。一位守在家门前浇花的阿婆
与我闲谈，她年少时从涂门街嫁来此处，一
晃便是六十余载。她说早年巷中不过七户
人家，家家户户门前的空地，花草丛生、满
目生机。

数百年来，巷里始终守着一份质朴的
老规矩：谁家翻建屋宅，都会自觉向后多退
几分，把巷道留得更宽，方便邻里往来通
行。久而久之，门前空地便成了众人共用
的坦途，从不私占、从不争抢。这份代代相
传的默契，无须白纸黑字的契约，却比任何
文书都来得牢固温热。

如今这些门口埕大多铺了水泥，早已
融进巷道的肌理之中，可巷间温良恭俭让
的气韵，从来未曾消散。风里裹挟着邻家
厨房飘出的饭菜香，平淡烟火交织着邻里
间的谦和，扑面而来，格外熨帖人心。

辞别巷弄时，夕阳缓缓西垂，余晖漫铺在
巷口老榕树的枝丫间，碎金点点，温柔绵长。

人生在世，难免为琐事纠结，为得失计
较。往后每每心生执拗之时，我总会想起
这条藏在泉州老城的小巷，想起四百年前
那封点醒人心的家书。

原来，人生从不是步步紧逼才算圆
满。很多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

让出三尺天地宽 千金善心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